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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图像表达时代以图像表达时代
——审视中国现代插画的生长迭代审视中国现代插画的生长迭代

展览开幕式上的光影秀展览开幕式上的光影秀

小纸船（数字插画） 陈玲三毛从军记（雕塑）法国 帕斯卡·罗迪耶 乡野小记（手绘插画） 赵蕾

龚毅坚插画龚毅坚插画《《印刻流年印刻流年》》被放置在苏河湾怡和洋行打包厂旧址被放置在苏河湾怡和洋行打包厂旧址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历史版本教学挂画 绘见东方·彩虎行武（手绘插画） 左晨 流云栖野（手绘插画） 吴珂

一场现代插画艺术大展，首要议

题并非“展出哪些作品”，而是厘清一

个根本性命题：何为现代插画？倘若

插画仅被视作书籍内的配图，展览便

只需探讨造型语言、绘制技法与作品

优劣。但回望中国现代插画百余年

发展脉络可以看到，插画从未局限于

书页之间。伴随印刷革命，它走入现

代社会；依托出版行业，成为大众传

播媒介，继而延伸至广告、教育、商

业、工业生产与城市日常生活。在时

代变迁的关键节点，它以图像记录现

实、抒发情感、回应社会。

当 下 ，插 画 进 一 步 迈 入 数 字 媒

介、公共场域、文化产业与人工智能

构筑的全新视觉生态。由此可见，

“现代插画”之“现代”，不只是时间

维度的界定，也非某一类固定的绘

画风格，而是与现代生活深度交织

的视觉体系：图像如何介入社会、参

与传播、建构个体感知，并持续回应

时代议题。

近日，在上海举办的“风起海上·
绘见中国”——中国美术家协会首届

现代插画艺术大展即立足于这一核

心设问。展览试图重新搭建认知插

画的参照坐标，沿着技术迭代与城市

演进的线索，串联起战争年代的现实

主义精神、跨文化艺术交流、日常叙

事、公共艺术实践，以及从手绘传统

走向人工智能（AI）创作的完整历程，

重新审视这门持续生长、不断迭代的

原创视觉艺术。

走出书页走出书页，，在近代都市中生长在近代都市中生长

中国现代插画的形成，与近代以

来视觉传播方式的改变密切相关。

19 世纪后期，石印技术传入中国，图

像复制与传播效率显著提高。1884

年创刊于上海的《点石斋画报》，以图

文结合的方式记录城市生活和社会

新闻，是近代中国图像传播的重要

实践。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图

像生产逐渐从传统画师的个体创作

走 向 职 业 化 、专 业 化 的 视 觉 生 产 。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

的发展，使插画进入教科书、文学读

物和儿童刊物。文字解释世界，图

像则让新的知识、人物和生活方式

变得可见。插画由此不再只是文字

的附属物，而开始成为具有自身叙

事 逻 辑 和 社 会 传 播 功 能 的 视 觉 文

化。如果说技术为现代插画打开了

传播入口，那么城市则为它提供了

生长环境。上海较早形成了出版、

印刷、商业、教育和大众消费相互连

接的视觉生产体系。从《点石斋画

报》到现代出版机构，从月份牌到广

告画，从儿童读物到商业美术，大量

图像不断进入城市生活。20 世纪上

半叶，郑曼陀、杭穉英等艺术家的月

份牌创作，将传统绘画、擦笔水彩和

西方绘画技法融入现代商业传播，

使人物、商品与都市生活成为大众视

觉文化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插画

广泛进入科学传播、工业宣传、农业

知识、交通广告和儿童教育领域。图

像由此不只是记录生活，也参与塑造

人们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

现代插画从诞生之初就在艺术、

设计、出版、商业和社会生活之间不

断流动。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

插画的重要策源地，并不只是因为这

里出现过艺术家和作品，更因为这里

形成了一套让图像进入社会、进入生

活的城市机制。

直面现实直面现实，，以视觉叙事回应时代以视觉叙事回应时代

社会历史的剧烈变化进一步塑

造 了 中 国 现 代 视 觉 艺 术 的 精 神 品

格。1946 年是一个值得重新观察的

时间节点。这一年，徐悲鸿奉命重组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并出任校长，

将西方写实主义造型体系引入教学，

提出“为人生而艺术”的办学思想，奠

定了中央美术学院的专业基础。与

此同时，张光宇《西游漫记》开始巡

展，张乐平《三毛从军记》和廖冰兄

《猫国春秋》也在这一年创作发表，共

同开启了中国现代视觉艺术的新篇

章。2026 年是上述三部作品诞生或

传播的重要节点。它们虽然分别借

助神话、儿童形象和荒诞讽刺进入现

实，却共同体现出中国现代视觉艺术

的重要传统：以图像观察现实，以叙

事回应时代，以视觉记录社会。战争

和社会动荡使艺术家面对一个无法

回避的问题：当现实正在发生剧烈变

化，图像究竟应该做什么？张光宇借

神话框架讽喻现实，张乐平通过三毛

的遭遇呈现战争年代儿童的生活，廖

冰兄则以幽默讽刺揭示旧社会。

这种现实主义并不是对现实表

面的复制，而是通过视觉语言重新组

织现实、解释现实，并使个体经验进

入社会记忆。战争题材作品的意义，

也不仅是记录战争，更在于使图像获

得时代责任：当社会需要表达的时

候，艺术能够介入现实；当普通人的

生活需要被看见的时候，图像能够成

为公共表达；当一个时代需要留下记

忆的时候，插画能够将现实经验转化

为视觉记忆。

今天回望这些作品，不禁要追问：

面对今天的现实，中国现代插画是否

仍然具有理解时代、表达时代的能力？

重塑叙事重塑叙事，，在技术变革中拓界在技术变革中拓界

从 1946年至今，视觉媒介已经发

生巨大变化。当 AI 可以迅速生成图

像，当数字平台能够让作品抵达世界

各地，插画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只是

“怎样画得更好”，而越来越成为“为

什么画”“画什么”以及“什么值得被

画”。技术越发达，艺术判断的重要

性反而越突出。传统插画往往承担

着将文字和故事转化为可视形象的

功能，而今天越来越多创作开始以图

像本身建立叙事。色彩、造型、空间、

符号和视觉节奏，可以制造情绪、提

出问题，也可以形成文字无法替代的

感知经验。

图 像 由 此 从“ 再 现 ”走 向“ 生

成”。城市日常、地方记忆、青年情

绪、社会关系以及技术改变生活之后

产生的新经验，都可以通过视觉语言

获得新的形态。现代插画不仅描绘

现实，也不断重新发现现实。当新的

社会经验进入创作，插画就不再只是

一个既定门类，而成为观察时代的一

种方法。

走出展馆走出展馆，，在人民城市中扎根在人民城市中扎根

现代插画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它

不断突破原有媒介和空间边界。今

天的插画可以存在于书籍、动画、游

戏、影像、建筑、公共空间以及数字环

境之中。所谓跨界，并不是简单地把

一幅画复制到不同场景，而是媒介特

性进入艺术语言之后产生新的表达。

首届现代插画艺术大展没有把

插画限定在传统纸面作品之中，而是

让历史文献、出版物、商业产品、经典

作品、当代创作以及公共空间中的视

觉实践相互关联，并以上海四行仓库

及苏河沿岸等城市空间为现场，使原

创图像进入真实的城市生活。

当观众不是走进美术馆“观看一

幅插画”，而是在城市中与一个形象、

一件装置、一段光影发生偶遇时，艺术

的观看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插画不

再等待观众进入艺术空间，而是主动

进入人的生活。这正是现代插画公共

性的意义。它从出版物、宣传画、连环

画，到广告、包装、儿童读物，再到今天

的IP形象、数字视觉和公共艺术，一直

处在艺术与大众生活之间。进入人民

城市，意味着让原创图像参与公共文

化、城市更新和公共美育，使艺术成

为城市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跨越语境跨越语境，，在文明互鉴中对话在文明互鉴中对话

现代插画还具有独特的跨文化

传播能力。2026 年是《尼尔斯骑鹅旅

行记》诞生 120 周年，也是《三毛从军

记》诞生 80周年。让三毛与尼尔斯在

上海相遇，看似是两个儿童形象之间

的跨时空对话，实际上也是不同文化

传统之间的一次视觉交流。

插画以图像为媒介，可以跨越语

言；以叙事承载经验，可以连接不同

文化中的情感记忆。三毛与尼尔斯

的相遇，不是简单地把两个经典形象

放在一起，而是希望说明：现代插画

可以成为不同文明彼此理解、彼此观

看的一种视觉语言。

上海一直是中国原创视觉艺术

走向世界的重要“码头”。真正具有

世界传播力的中国视觉艺术，不是把

“中国元素”作为外在装饰，而是从中

国人的生活经验、文化记忆和审美方

式中形成自己的视觉语言，再以当代

方式与世界交流。

智启新篇智启新篇，，在技术浪潮中守心在技术浪潮中守心

今天，AI图像生成、多模态技术、

超高清影像以及沉浸式媒介，都在改

变插画的生产方式、作品形态和观看

方式。但技术并不会自动产生艺术

价值。当人工智能能够承担越来越

多具体制作工作之后，创作者的工作

反而更加需要从“完成一张图”走向

创意设定、视觉组织和艺术判断。机

器可以生成图像，却不能自动决定什

么经验值得表达、什么文化需要被看

见，以及一个时代应该留下怎样的视

觉记忆。因此，人工智能并不意味着

现代插画的终结，恰恰可能成为重新

认识插画本体的契机。

回望中国现代插画百余年的发

展，我们会发现，时代改变图像，图像

也反过来塑造人们理解时代的方式。

因此，理解现代插画，不能只看它“画

成了什么样”，还需要追问它“为什么

这样出现”：它从哪里来？进入了怎样

的社会？回应了怎样的时代？又将把

什么样的生活经验留给未来？

首届现代插画艺术大展真正希

望完成的，并不是举办一次更大的

“插画作品展”，而是通过一次展览

重 新 建 立 人 们 理 解 现 代 插 画 的 坐

标。所谓现代，并不意味着抛弃传

统 ；所 谓 创 新 ，也 不 只 是 使 用 新 技

术。现代插画真正需要面对的，是

今天的现实、今天的人以及今天正

在发生的生活。以今天的方式感知

今天的生活，以今天的视觉语言表

达今天的中国。

当一幅图像能够从个人经验走

向公共记忆，从一张纸走向一座城

市，从中国经验走向世界表达，它就

不再只是一幅插画，而正在成为一个

时代理解自身、表达自身、记住自身

的一种方式。这或许正是现代插画

最值得被重新看见的地方。

（金江波为中国美协理事、公共艺

术艺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王斌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博士。）


